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
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
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2015 年 5 月 25 日（浙江特刊）第一版  

【明慧网】我叫田新芳，原名

田新，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法轮功学

员，二零零一年七月被迫流离失所

至浙江省乐清市。二零零一年九月

十二日，在浙江省乐清市雁荡山风

景区散发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资料

时，被一不明真相的景点售票员跟

踪举报，后被雁荡山派出所绑架。 

一、被非法拘押于乐清市看守

所 

我被雁荡山派出所绑架后，因

不报姓名，被一警察连踢带打一通，

搜走了身份证，后被投入乐清市看

守所。被看守所关押期间，我因炼

功、不背监规，被狱警指使的嫌疑

犯殴打、折磨，曾被嫌疑犯打伤。 

一天，一名嫌疑犯在写侮辱师

父的话，我叫他不要这样做，否则

会遭报应。他便趁我不在意，绕到

我背后，突然用膝盖猛烈顶撞我的

脊椎，造成我的脊椎最下端轻微骨

折，我不能活动、不能穿衣、睡觉

不能翻身。报告狱警后也不处理，

不了了之。 

我是被迫害的，我没有罪，所

以，我不背监规，结果遭不明真相

的牢头“啪啪”左右两个耳光，晚

上十点不给吃宵夜，让我每天晚上

蹲在厕所旁，给他们冲厕所。 

大约二零零二年三月，我被乐

清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同年三月

十五日，即被关进浙江省第二监狱。 

二、浙江省第二监狱 

我被戴上脚镣绑架进浙江省第

二监狱。早春二月，天气寒冷。下

午四点，监狱大门徐徐打开，高高

的灰色大墙内，仿佛是座万劫不复

的地狱，那令人窒息的安静，仿佛

连空气都被压抑。我自问自己还能

否出去，我的人生是否就将在这里

被划上句话，不，我必须在这里证

实大法，讲清真相，为师父和大法

洗刷冤屈。 

我被带到第二监狱，现在是集

中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直属

大队。我进去后，院子里的人用不

同的眼神看着我，其中有同修鼓励、

安慰、坚定的眼神。这个看似平静

的小院里，又增加了一份反迫害的

力量。我将和我的同修们一起，在

这里同生共死反迫害。 

三、迫害与反迫害 

1、不惧下马威，“我不是罪犯”

这时，来了一个矮矮胖胖的包

夹，是这里犯人的头，要检查我带

来的所有物品，我被要求把外衣全

部脱掉，只穿着贴身的薄薄的内衣

内裤，光着脚站在那里，傍晚时分，

天气更显寒冷。 

他凶恶的教我进办公室如何喊

“报告”，要先喊：“我是犯人某某

某，进门请指示。”他话音未落，我

对他说：“我不是犯人。”不照他说

的做，他当时就气红了眼。晚上，

他和另一个犯人包夹把我带到一个

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高声恐吓。

另一个犯人说：“我说什么，你就跟

我学，知道吗？！”我没吱声。他说：

“我是罪犯。”我知道他们是用这种

手段让我先认罪。我继续说：“我不

是罪犯。”他看这个下马威没起作

用，就开始训斥我、辱骂我，“到什

么山唱什么歌，你不知道吗！”嗷嗷

叫了两个小时，最后让我“面壁思

过”。 

晚上让我睡在窗户边，窗户大

开着，只给我一床薄薄的棉被，别

人都是两床厚厚的棉被，故意冻我，

让给我睡不好。我刚进去没几天的

一天晚上，一个值班犯人趁我睡着

了，往我的耳朵里灌开水，我当时

头颅内疼痛难忍，不禁大叫了一声，

室内的人都被我惊醒，犯人骨干薛

旭斥责我不要吱声。 

2、不认罪被关进禁闭室电击、

长时间罚站 

第二天早饭后，我被强制与另

一位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朱新

民一起面壁罚站两小时，然后强迫

看污蔑大法和师父的造谣录像。其

他人则被强制参加奴役劳动。 

大约过了一星期，大队指导员

郭为民找我最后一次谈话：“你到底

认不认罪？”对我说，认罪就在所

谓的思想汇报下边落款处写上“罪

犯”两个字，不写就马上送禁闭室。

我说：“我不写。”他说：“那好，送

他去禁闭室，带上东西。”我知道这

都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迫害手段。

禁闭室房间约三平方米，大小

便都在里面，四周钉上了软的黑色

橡皮胶（防自杀），上下很高象个天

井地狱，没有窗户，只有一盏长年

亮着的灯泡。 

两名狱警把我关进禁闭室，再

次问：“你认不认罪？”我说：“我

不认罪，我们是被迫害的……”我

的话还没说完，他的高压电警棍就

开始肆虐，电我的脖子、腰，电的

就象蛇咬的一样疼。 

第二天，狱警拿来所谓揭批法

轮功的“转化”材料，让我看，我

拒绝看。晚上，郭为民叫来电我的

狱警，再次用电警棍电我。此后，

每天强制我面壁连续罚站（转下页）

停止迫害 

呼唤正义良知



 

 
 
 
 
 
 
 
 
 
 
 
 
 
 

 
 
 
 
 
 
 
 
 
 
 
 
 
 
 
 
 
 
 
 
 
 
 
 
 

（接上页）十六小时（早上五点到

晚上九点，中间即使吃饭也要站着

吃），站的时候身体不准晃动，一天

下来，整个双脚又酸又疼又麻。 

由于长时间罚站，前脚掌用力，

左脚大脚趾的指甲沟处可能压力太

大，左脚趾扎进肉里，造成感染、

肿胀、溃烂。从此，这只左脚再也

没有好过，一直到四年后走出监狱

黑窝。 

被关九天禁闭室出来后，我的

左脚发炎越来越严重，肿的越来越

厉害，到后来甚至不能穿鞋子，最

后只能穿大头皮鞋，被强制劳动时，

一碰到它就很疼很疼，有时还会流

出血来，走路时，左脚不敢用力，

因此，走起路来总是一瘸一拐的，

仍被强迫奴役劳动、跑步、走队列

等。有时夜里脚趾的指甲沟里流出

许多脓血。特别到了夏天劳动时，

还要穿大头皮鞋，或者胶鞋，在外

40℃高温下汗流如注，汗水淌进鞋

里，和脚趾溢出的脓血水溶合在一

起，袜子粘在脚趾上脱不下来，要

慢慢的撕，有时脚上的烂肉都会撕

下来。 

3、遭现世现报后口吐真言：是

队长让我们弄你的！ 

他们装扮出伪善的面孔，假意

关心我，要我去医院打针吃药，我

坚决不去，我知道他们想利用这一

手迫害我。监护犯董仕伟（浙江嘉

兴人）过来对我说，指导员要你去

医院看病，不然你会得败血症，监

区负不起这个责任。我表示我可以

写个证明，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

与监区无关。他们不听，绑架我去

监狱医院打针。我对监护犯说，你

们强迫给我打针就是迫害，会遭报

应的，你迫害我就是迫害你自己，

你违背我意愿，给我制造痛苦，就

是给你自己痛苦。 

这个监护犯让他的医务犯朋友

给他打一瓶高蛋白补充身体能量，

扎上针约有一分钟，他就出现药物

过敏现象，昏了过去，半天才被抢

救过来。醒来后，对我说：“以后你

的事，我真的不管了，我也不会强

迫你，给你的药不吃就扔了。”他怕

别人知道他真的这么快遭了报应，

叫我不要说，又跟我说：“我昏迷过

去了，但好象又很清楚，其实死亡

本身并不可怕，那一瞬间还很舒服，

就是清醒了，好象活过来以后，身

体才感觉很难受很痛苦。”我知道他

糊糊涂涂，却说出了人生命的真相。

这次“打针事件”之前，指导

员郭为民就曾授意这个董仕伟和另

两个监护犯薛旭（浙江宁波人）、孙

华等三人迫害我，让我“金鸡独立”：

即一只脚抬起，保持正步走、脚踢

起来的姿势，身体不准晃动，能站

多久站多久。最后我站不住了，他

们就让我把脚放在一桌子上，但另

一只脚还是要单脚站着，站不住就

又打又骂。 

董仕伟说：你以为我们愿意这

样弄你呀，是队长让我们弄的，其

实每次弄了你以后，我都头疼得要

死！他的话证明了，狱警才是真正

背后指使他们对我们行凶之人，他

们只是狱警迫害我们的工具而已。

监狱冠冕堂皇的规定，犯人不许打

人，但犯人打法轮功学员不但本身

被狱警操控、不会被处理，而且还

会被奖励。但这名犯人从此以后不

敢再迫害我了，他体会到了什么是

真正的现世现报。 

4、体罚、生理迫害 

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属大

队，恶人经常体罚、在人的生理方

面进行迫害。 

比如不让喝水、即使劳动回来

汗流夹背也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

即使小便涨得肚子痛也不让去，还

规定一天上厕所的次数；二零零二

年冬天，零下 8°C，他们强迫我洗

冷水澡，冰凉的水从头上冲下来，

皮肤感到刺痛，洗完澡，整个身体

都变得僵硬；夏天强迫我们在 40°C

高温、在太阳暴晒下奴役劳动；体

罚如面壁罚站、罚坐，罚坐就是坐

在小板凳上，不能动、腰挺直，双

脚并拢，手放在膝盖上面。时间长

了，臀部都会坐烂。反正就是想办

法迫害你，目的只有一个：逼你承

受不了后“转化”。 

针对监护犯对我们这种不人道

的做法，在一次“思想汇报”中，

我向大队长童振跃提了出来，并要

求处理。我知道，堂堂正正地提出

来，他就不得不冠冕堂皇、走过场

也要处理。如果不改善、不处理，

我将保留向上级机关和领导继续反

映的权利。周末例会上，童队长关

于监护犯不让法轮功学员喝水、上

厕所、强迫洗冷水澡等做法一律取

消。我想，在监狱的环境也要靠我

们自己去开创，我这样做多少也为

自己争取到了一点权利。 

然而中共的残酷迫害依然在继

续。不久，仍然是二零零二年冬天，

我因为给同修王建军传递手抄经文

被发现，再次遭大队狱警迫害，他

们强迫我每天从早上六点坐到晚上

九点，中间不能动，除非吃饭、上

厕所，否则，要始终在小（转下页）

■ 中 共 迫 害 法
轮 功 学 员 时 所
使 用 的 酷 刑 多
达 100 多种，包
括电刑、毒打、
摧残性灌食、注
射不明药物、冻
刑、烫刑、超强
度奴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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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板凳上坐着，两腿并拢，

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腰要挺直，不

能晃动。被这样连续迫害了十天后，

同修潘开祥（原浙江大学心理学系

教授）、王建军等在旁边鼓励我，我

当时心里很激动。因为不让我和他

们说话，我只能心里默默的感谢他

们的鼓励。在监狱，很多时候我们

只能靠眼神交流，有时和同修从来

到走都没说过一句话，只能通过眼

神、手势互相鼓励。 

四、省二监 302 分监区的酷刑

折磨和正邪较量 

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会拧成一股

绳，有效的抵制和解体迫害。二零

零三年，为了加大迫害和“转化”

法轮功学员的力度，浙江省第二监

狱把迫害法轮功的直属大队中表现

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全部分散到下面

其它监区进行迫害。一天下午，我

被突然分到 302 分监区，这个分监

区是专门做活口扳手的车间。 

1、我被关进“禁止外人进入”

的隔离室 

五月十三日是法轮功创始人、

我们的师父李洪志先生的生日，也

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七月二

十日是当年中共开始大规模迫害法

轮功的日子，为了在这些敏感日“转

化”法轮功学员，向他们的主子中

共当权小丑江泽民邀功，二零零四

年五月，在浙江省司法厅“610”指

使下，由省第二监狱副监狱长闫粤

强指挥，三监区副教导员张序荣、

302 分监区指导员胡方及其他两名

狱警对我实施酷刑迫害、逼我“转

化”。 

约五月一日，我被转到 302 分

监区宿舍三楼最东边靠走廊一间八

平方米的房间，从刚打扫的痕迹看，

就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房间的门口

划着一道粗线，写着“禁止外人进

入”、“严禁靠近”等红色字眼。整

个房间内贴满了给我洗脑的大字

报。床头上还贴有一张我上小学的

儿子给我写的信中的一句话：“爸爸

我想你了”等等。 

在这个房间里，包夹、迫害我

的犯人是邵伯琪、方水明（盗窃犯）、

叶金梅（经济犯）、王转运（杀人犯）

等，他们夜里对我轮番谈话、威逼

利诱，变相不让我睡觉，白天搞体

罚，同时，还在我的耳朵旁高声播

放污蔑法轮功的录音、录像等。 

2、遭连续体罚后反制迫害者 

大约二零零三年六月，强迫我

连续面壁站立达二十一天，每天长

达十五小时（从早上六点站到晚上

九点），还要站在他们划的正好放一

双脚的红线方框内。被迫害一段时

间后，我悟到不能这样消极承受，

应该象师父说的那样“反制行恶者”

（《精進要旨三》正念制止行恶），

我要把迫害我的人给我制造的痛

苦，转化到邪恶的迫害者身上。我

这样正念一想，他们第二天身体马

上出现了反应。 

所谓的骨干犯邵伯琪在我背

后，指着我跟另外一个犯人说：“你

说是不是他搞的鬼，我怎么突然很

难受，很累很累的。”另一个犯人方

水明也说：“不知怎么回事，坐在这

里什么活也不干，怎么累的喘不过

气来，一点也不想动，就象要死一

样。你看他站在这里一天，好象什

么感觉也没有，奇了怪了。”我笑了

笑没说什么，此时无声胜有声。他

们从此也将信将疑的不敢再真的迫

害我了。 

3、遭高压电棍电击，痛苦得求

生不得、求死不能 

被连续体罚、站立二十一天后，

三监区副教导员张序荣赤膊上阵，

把我带到离监狱很远的监狱学校教

改科一楼东头一间没有窗户的黑房

子内（以前在监区内迫害我难以避

人耳目），晚上，他带着另一不知名

的狱警，用三根新式高压电警棍电

击我，电在头上就象遭重锤砸的一

样痛苦。第一次电击我三个小时，

我被电击的真的有点不想活了，就

用头去撞墙，可他让犯人拉着你，

让你死不了。第二次电击也是在晚

上，有时还踩我的脚。他们根本不

管我的左脚还在发炎，白天体罚我，

晚上用电击等手段继续折磨我，就

是为了避人耳目，妄图用强制手段

逼迫我承受不住后“转化”。 

我因为左脚发炎，不能穿鞋，

只能长年穿露脚趾的凉鞋。那时即

使整个冬天，我也是穿着凉鞋过来

的，那些犯人当时看着都受不了。

但奇怪的是，我的脚尽管那样冬天

不穿棉鞋，也不会红肿或皲裂，只

是双脚象抹了清凉油一样有点凉飕

飕的感觉，从来没有脚疼。别人即

使穿棉鞋，也感到冻脚，所以，我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不小的震撼。 

4、曝光邪恶，制止迫害 

二零零四年约三月份，为了制

止省二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

偷偷写了一封信投进了局长信箱，

给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写揭发

信，公开揭露浙江省第二监狱对我

的种种迫害和酷刑折磨，七天后，

来了一名局长代表和我谈话，保证

今后不会再让我受折磨。 

我刚进监狱时呆过的直属大队

是浙江省第二监狱设立的专门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独立机构，里面的狱

警和犯人帮凶迫害法轮功学员虽然

张狂，内心却心虚和怕曝光。他们

体罚我，让我走正步、罚站时，我

曾亲耳听到指导员郭为民对行恶者

说：“不要让他们（其他监区的狱警

和犯人）看见。”所以，即使是浙江

省第二监狱本身，很多人都是不知

道迫害真相的。 

只有曝光邪恶，才能制止迫害。

让更多人知道被中共掩盖的真相。

愿更多世人了解法轮功及中共迫害

法轮功的真相，了解法轮佛法的美

好，摆脱中共的谎言欺骗和中共邪

教的精神桎梏，早日清醒，加入滚

滚“三退”（退出中共邪教党、团、

队组织）大潮，早日跳出作恶多端

的中共的死亡列车，在神佛护佑下，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2015 年 5 月 25 日 （浙江特刊）第三版



 

 
 
 
 
 
 
 
 
 

2015 年 5 月 25 日 （浙江特刊）第四版

刑等等迫害，公检法司成了它的傀儡和

打手。多年来被中共驯服的执法者们还大言

不惭地说：没有法律；别跟我讲法律；跟法

轮功不讲法律。 
这些执法者们敢于执法犯法，是因

为江泽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给法轮功定

了性，也给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一

张杀人许可证：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

死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这使

那些本来就没有道德底线，总爱投机钻

营，不择手段想升官发财的人，残害起

好人来更变本加厉、人性全无，这都是

江泽民给他们注入邪恶能量的结果。 

对比之下，这些执行江泽民邪恶命

令迫害法轮功的人与纳粹战犯有什么

区别呢？可惜至今仍不听真相的人还

认为共产党、江泽民让干的事不会有

错，甚至有人认为错了又怎样？只要共

产党不倒台，我就没事。  

纳粹战犯也曾认为自己没事，然而

他们却坐上了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

承担了自己应有的罪责。紧紧追随江泽

民迫害法轮功的原政法委书记周永

康，原“610 办公室”主任李东生，

军中要员徐才厚的纷纷落马，酷刑

残害法轮功学员的王立军、薄熙来

的被审判，已经证明江氏邪恶集团

即将覆灭，江泽民被押上审判台的

日子不远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联

盟，是直接受到过法西斯侵略的国

家，他们很容易形成讨伐、审判纳

粹战犯的共识。而江泽民发动的迫

害法轮功运动，只针对修炼群体，

所以当初在国内、外都得不到强有

力的支持。但是通过十六年持续不

断的讲真相，揭露邪恶，使越来越

多的各国政府，和国内受骗民众明

白真相，两亿多人形成的退党大潮，

已经使中共摇摇欲坠，广传一百多

个国家的法轮功，都受到世界各国

的欢迎，越来越多的国际正义人士，

加入到谴责中共，呼吁立即制止迫害的

正义群体中来，许多国家也表彰、支持

法轮功，并加入了抵制邪恶中共，

揭露迫害的正义洪流。  

在这场正与邪的较量中，法轮

功学员是直接在名誉、经济、肉体

上受到中共江氏邪恶集团残酷迫害

的对象，他们的经历就是一部在苦

难中让中国人觉醒的历史。天灭中

共、全球公审江泽民的那一天一定会

到来。犯有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

酷刑罪的江泽民能逃过法网吗？◇ 

 

【明慧网】1945 年 11 月 20 日

上午，德国南部的一座城市纽伦堡

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这里

即将开始一场国际军事法庭大审

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对欧洲邪恶轴心国的战争罪犯、民族

歧视罪犯的反人类罪行进行公审。 

犯罪元凶纳粹元首希特勒和另

外几个高级纳粹头目，在纽伦堡审

判开始之前已经自杀或失踪。二十

一名纳粹战犯被告上法庭。旁听席

上被挤得水泄不通，二百五十名记

者在现场记录并见证着这一时刻，全

世界都在等待着这个大审判的消息。 

在这二十一名战犯中，被认为

罪孽最为深重的是纳粹空军元帅赫

尔曼·戈林，他是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

警察机构———盖世太保的缔造者，他

被判处绞刑，但在处刑前服毒自杀。 

“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

是被精心策划的、是极端恶毒的、

是充满破坏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

忍它们被忽视而不接受审判，更无

法容忍他们再次卷土重来。”这是

历史上记载下来的这次大审判中杰

克逊大法官的陈词。  

历时七个多月的审判，最终有十

八个纳粹分子被判以“战争罪”和

“反人类罪”，其中十二人被判处死刑。 

然而这个历史教训刚刚过去五

十多年，中共独裁小丑江泽民由于

妒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德

能，惧怕越来越多修炼真善忍的好

人，就在 1999 年 7 月发动了这个历

时十六年愚蠢、残酷的迫害运动。

他以自己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控制

国家军队、武警、公检法司系统、

党政机关、经济命脉等资源，宣布要

和手无寸铁追求信仰的百姓作斗争，并

疯狂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  

江泽民假法律之名，行邪恶之

实。为了使自己见不得人的命令畅

通无阻的执行，他也像希特勒一样，

在国家行政单位之上、在国家法律

之上建立了一个类似盖世太保的邪

恶组织——“610 办公室”，专门

负责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抓捕、拘

留、关押、劳教、判刑、洗脑、酷

纽伦堡公审纳粹战犯与全球公审江泽民 

☞缙云胡南玲被劫回杭州女

子监狱 

缙云县法轮功学员胡南玲已

经被劫回到杭州女子监狱。一度她

出现高血压，又开降压药。 

☞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吴莲

芬被劫持到监狱 

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法轮功

学员吴莲芬，遭到温州中院继续迫

害，对其上诉案件，维持原判，于

2015 年 2 月 3 日劫持到浙江女子

监狱第五监区进行迫害。 

一日,一个便衣进入吴莲芬

的女儿所工作的店铺，以她正在看

《转法轮》为由，将吴莲芬的女儿

绑架进虹桥镇的派出所，八小时后

就被关进了看守所。这一切都在这

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进行的。二十

九天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取保候审。 
☞浙江兰渓胡建芬被绑架下

落不明 

浙江兰渓法轮功学员胡建芬，

女， 4 月 11 日，被兰溪国保绑架，

下落不明。◇ 


